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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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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标准（Azapagic et al.，1999），上述研究未涉及社会因素及社会绩效。 国内学者对此也有







































本文将社会绩效、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表示为三角形（如图 1 中 A）的三边的边长，由这三种绩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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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面积就是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绩效；但是，三种绩效达到协调均存在最低值，将经济底线、社会底
线与环境底线所围成的三角形（如图 1 中 B）面积称为绿色供应链的最低协调发展绩效。 事实上，可










下 面 从 线 性 产 品 链 的 视 角 来 定 义 产 品 类
型。 所谓线性产品链，也即前向供应链，是指产
品从制造、经分销到消费者使用、然后以丢弃的





单表示为 Ext（S，E） =S+E。 为简化起见，将 Ext


















































（1）欧盟的延伸生产者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 EPR 就是迫使制造商内
部消化丢弃成本以及产品的环境外部性，把线性的生产和分销开环供应链转变为鼓励再循环、再利











目；Apple 公司宣布开始对 iPod 产品进行回收与再循环；Best Buy 公司也开始自愿回收电子废弃
物，这也可看成由市场而非政府驱动。 此外，政府、行业、顾客与环境组织也经常采用多方对话，讨论
绿化供应链的措施，教育消费者正确丢弃方法，甚至如何将产品回退给制造商。 ②传统的基于设施





















缺陷进行匿名报告和内部揭发（Austen-Smith et al.，2008）。②竞争者揭发。 有些国家已经将竞争者
揭发看成维护市场秩序的有效监督措施， 这主要是基于政府虽对危害健康收益的产品制定了社会
底线，但是滥用“绿色”标签仍非常严重，检测生产者产品是否达到满足社会底线，其花费的成本较













这种危害自身健康收益的概率 Pc 与 x1 的关系简单表示为 Pc（x1）=ax1（a>0），也就是说，社会外部性
越大，消费者发现的概率越高；消费者不能发现社会外部性的概率则为 1-Pc（x1）。 假设：①消费者不
能发现产品社会外部性时，供应链系统销售的产品数量为 Q，销售价格为 p。②消费者一旦发现这种
外部性，就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开揭发，此时，产品的销售数量 Q（x1）与 x1 的关系表示为 Q（x1）=
Q-bx1（b>0），b 间接衡量了社会外部性对销售数量的负面影响强度，这表明消费者公开揭发会大幅
降低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降为 p1，假设还必须对已购买产品的消费者 Q-Q（x1）给予补偿 r1。 这样，供
应链系统总收益为：
∏1 =p[1-Pc （x1 ）]Q+p1Pc （x1 ）Q（x1 ）-r1 [Q-Q（x1 ）] （1）
鼓励内部揭发情形： 内部系统和合作伙伴发现了确实存在一些设计与生产环节会影响消费者
健康收益，向管理层内部揭发，供应链系统消除这些社会外部性需要额外花费成本 F，但降低了消
费者健康收益的负效应，假设此时的社会外部性为 x2，并且 x2<x1。 消费者不能发现这种外部性的概
率变为 1-Pc（x2）。 假设：①消费者不能发现产品社会外部性时，产品数量仍为 Q，销售价格为 p。 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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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若发现了社会外部性，产品的销售数量变为 Q（x2）=Q-bx2，销售价格降为 p2，必须对数量为 Q-Q
（x2）的消费者给予补偿 r2，并且 r2<r1。 此时，供应链系统总收益为：
∏2 =p[1-Pc （x2 ）]Q+p2Pc （x2 ）Q（x2 ）-r2 [Q-Q（x2 ）]-F （2）
要使得∏2＞∏1 ，则要求满足如下条件：
a＞ F+b（r2 x2 -r1 x1 ）

























































意愿，以减缓产品引入速度（Sachs，2006）。 ②限制危险物料使用（RoHS）（Plambeck et al.，2010）。
RoHS 明确限制产品的危害成分（或原料）的比例，通过设置成分杠杆，以减缓新产品引入速度；③以









望 而 非 积 极 地 面 向 环 境 设 计 （Chen，2001）。 欧 盟 的 延 伸 生 产 者 责 任 分 为 单 独 延 伸 生 产 者 责 任















以及市场营销，这表明生产者的自愿回收仍以获得经济收益为前提（Atasu et al.，2008）。 回收网络
设计需要权衡回收的产品价值衰减的机会成本与回收的规模经济性， 对于时间敏感的产品需要构





种超越环境的经济绩效回收模式，类似于快速响应型回收网络（Guide Jr et al.，2009）。 例如，Xer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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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Green Supply Chain Based on Triple Bottom Line: Comparis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YANG Guang-yong， JI Guo-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ith short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green supply chain focused on
environment attracts more attention from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explosion
of product quality failure and sequent recall events disrupt consumers’ healthy benefits. From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ottom line principles， we clarified green supply chain into social bottom line supply chain
focused on consumers’ healthy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bottom line supply chain focused on environment’s
ecological benefits. Then， we compare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n European Union with product stewardship
in US. Finally， we from economic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producer， consumer， and
government objects， analyze that core ingredients of social bottom line supply chain are efficient combination
between whistle-blowing mechanism in produc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phase and recall network in product sell
and use phase； Constructing Environmental bottom line supply chain need to decreasing product introduction speed，
combining design for Environment in produc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phase with efficient take back network in
product disposal and recyclability phase.
Key Words： whistle-blowing mechanism； emergent recall； design for environment；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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